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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顶奢华的软轿在街道上缓缓往前行，这时坐于轿内的男子，命轿夫停轿，再将手伸出轿外，朝轿旁的一名男仆勾了勾手。

「少爷，有何吩咐？」

「方才我见到有名女子生得貌美，我要她今晚当我的妾。」

「是吗？那名女子在哪儿？」男仆立即往左右看去。

「她就站在天悦客栈招牌下方，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语毕，男子随即下令要轿夫继续往前行。

待轿子离开后，男仆连忙照着少爷所说的话往天悦客栈看去，确实是瞧见了一名女子，但是那是个乞丐啊！

少爷……真的要娶她为妾？不得不说，少爷的喜好实在有些异于常人。

虽然男仆心里满是纳闷，但是少爷所吩咐的事不得不从，只得硬着头皮往那个女乞丐走去。

＊＊＊

得知房里有个美娇娘正等着他，律涛喜上眉梢，立即朝厢房走去。

然而当他推开门扉，却被眼前情景吓得倒抽口气。

桌上的一整只鸡被人啃得只剩骨头，一长条的猪肉同样被吃得精光，不见踪影，酒壶更是倒放在桌上，里头早已空无一滴酒，而原本应该戴在新娘头上的凤冠则是被随意丢在地上。

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来抢亲？不，这是不可能的，有谁不知道这里是律府，没人那么大胆敢和他抢女人。

「喂，你在看什么啊？」这时，一道女声自床铺那儿传来。

律涛立即转过头，往床铺看去，只见一名女子一脚抬起跨在床上，坐相十分豪迈。

「妳……妳是什么人？」他大惊失色，伸手指着她。

「不是你说要娶妻的吗？」女子伸手扯了扯身上的霞帔，「我叫阮丹青，是你的妻子啊。」说完，她还大声的打了个酒嗝。

「什……什么？」律涛太过震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是要娶一名貌美如花，身材纤细的女子为妾，怎么来了个完全不相干的野女人？

难不成是小张那家伙弄错了，才会把她带来这里？

对，没错，肯定就是如此，错不了！

「这一切是场误会，我压根没打算娶妳为妻，请妳马上离开。」律涛板起脸沉声道。

「误会？」阮丹青半瞇起眼瞪着他。

「对，这只是场误会。」

「哼，本姑娘要嫁你为妻，你还敢嫌弃，口中直嚷着误会？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她用力一拍床铺，站起身，摇摇晃晃的走向他。

看她直朝他走来，律涛连忙往后退去，「妳……妳想做什么？我……我警告妳……别再靠过来！」

她往前走一步，他就往后退一步，就这样她一进、他一退，直到最后，他再也无路可退，背已抵住墙壁。

阮丹青再次打了个酒嗝，半瞇着眼仔细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他有浓密的双眉、深邃的眼、挺立的鼻梁、颀长的身躯，是个外貌出色的男子。

「唔，你看来还挺俊的嘛！」她伸手往他的胸膛及大腿摸去，「嗯，虽然瘦弱了点，不过勉强能接受……」

「喂喂喂！请妳不要动手乱摸行不行？」律涛忍不住朝她大吼，并挥开她那双实在很不安分的小手。

她这女人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啊？一点女人该有的样子都没有，还一直他身上乱摸，真是莫名其妙！

「哼，我愿意摸你，你就该感激啦。」说完，阮丹青直接揪着他的衣襟往床铺走去。

「等……等一下，妳想做什么？」律涛内心有股不祥预感，额间更是不断渗出冷汗。

「做什么？当然是来办正事啦！我鸡都啃了，肉也吃了，酒也喝光了，这洞房花烛夜当然得继续下去。」她啊，什么事向来是说到做到，绝不拖拖拉拉。

「等等！我不都说了，这只是场误会、误会啊！我根本无意娶妳为妾！」她究竟有没有听清楚他所说的话啊？

「什么妾？我不做妾的，要做就要做正妻，这才不吃亏。来，快上床，咱们好办事啦！」阮丹青直接将他扔上床。

律涛被这么用力一丢，头上撞了个包，让他晕头转向，下一瞬间，他瞧见自个儿身上的衣裤被她利落的扒尽，吓得脸色苍白。

「喂喂喂！妳是个姑娘家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他誓死保卫自己的贞操。

「你究竟是不是男人啊？啰唆得要命，乖乖认命点。」阮丹青一边说，一边扯开身上那身累赘且令她行动不便的嫁衣。

见她褪下衣裳，露出姣好窈窕身段，律涛的双眼立即发直，再也无法自她身上移开。

仔细一瞧，她有双艳丽的媚眼，白净的脸蛋，细致的五官，窈窕的身段，还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既然误会都误会了，那么就让它继续误会下去吧！

他解下床幔，遮掩一室春光，开始他的洞房花烛夜。

＊＊＊

破晓，天明。

律涛睁开双眸，瞧见趴卧在他胸膛上的那张甜美的睡容，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抚着她那细致的脸庞。

「唔……」感觉到有人抚摸，阮丹青缓缓睁开眼，立即对上他那深邃的黑眸。

「妳醒啦。」他笑道。

一见到他的笑容，阮丹青立即朝他露出一抹大大的笑，并伸手往他脸上抚去，「呵呵……你笑起来真好看。」

又再次被她吃豆腐，不过这回律涛并不在意，反而大大方方的任由她抚摸。他忽然想起一事，于是问道：「对了，妳是哪里人？」

「啊？」阮丹青满脸讶异，「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要娶我为妻？」

「我昨晚不是跟妳说过了，我要娶的人不是妳？」他叹了口气。

「什么？」她瞪大双眸，「你要娶的人不是我？」他在开什么玩笑？

「对啊，我昨晚就跟妳说了好几次，这是个误会。」她究竟有没有专心听他说话啊？

「误会？」她不禁提高音调。她的终身大事就这么被人「误会」了去，这种事她怎么能接受？

「是啊，昨晚妳喝醉了，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妳都没有听进去。」他再次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你给我滚！」阮丹青立即坐起身，并将全身赤裸的他扔下床。

「哎哟──」律涛的头再次撞了个包，疼得他抱着头直。

这女人是怎样，翻脸跟翻书一样快，还有，她那身蛮力是怎么一回事？竟然一手便能将他这个大男人丢下床。

阮丹青以最快的速度穿上昨晚放在床铺旁的衣裤，将披散在身后的长发随意以一支木簪固定住。

瞧见她身上的穿著，律涛不禁讶异的瞪大双眼，伸手指着她，「妳……妳是乞丐？」

「那又怎样？」她站在他面前，抬高下颚瞪着他。

「什么……我竟然睡了个乞丐？该死！妳这种低贱的人怎能配得上尊贵的我，还不快马上离开，永[奇][书][网]远都不准出现在我面前……」话还没说完，他的脸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拳，「哎哟！妳……妳打我？」

天啊，这个乞丐婆怎么出手那么快！

「打你又怎样？谁教你天生欠揍。」阮丹青冷眼睨了他一记，随即推开房门，自怀中取出一支竹炮，点燃后射向天空，发出偌大的响声。

律涛趁这机会连忙将衣裤穿上，奔到外头，「喂，妳在做什么？」方才那是什么声音？

「做什么？」阮丹青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哼，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宅里的仆人们听到方才那记声响，连忙奔向厢房。

「少爷，方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一见小张领着男仆们前来，律涛立即劈头就大骂，「你这该死的蠢才，竟然给我找错人！」

「找错人？」小张一头雾水。

「我不是跟你说，我要的那名女子站在天悦客栈招牌下方吗？」

「她是站在天悦客栈招牌下方啊！」小张伸手指向一身乞丐打扮的阮丹青。那时他确确实实看到她站在招牌下，没认错人呀。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的那个女人不是她！你这没用的蠢才，竟然给我认错人了！」律涛气得直跳脚。

阮丹青听完，立即走向他，伸手朝他的后脑勺狠狠挥了一拳。

她这举动让在场所有仆人们全看呆了。她……她刚才做了什么？竟然动手揍少爷？

「哎哟！妳怎么又打我？」可恶，这女人是打他打上瘾了是不是？动不动就动手打他，实在很过分。

「你才是没用的蠢才！」阮丹青又用力踹了他腹部一脚，「你以为一天有多少人进出天悦客栈啊？就只有那个被你看上的女人会站在天悦客栈招牌下方吗？天悦客栈招牌下方就只能让那个女人站吗？我就不能站在那里向人讨钱？说你是蠢才还不承认？」

「哎哟──」律涛抱着肚子弯下身，痛苦的，「妳……妳讲不讲理啊？怎么动手又动脚……像妳这样的女人谁敢娶啊？」

「有啊，就是你这个不怕死的家伙，昨晚不就娶了我吗？」阮丹青又再次重重拍了他的后脑勺一记。

「妳……妳这女人实在欠揍，一直对我动手动脚，别以为我不会发火揍人啊！」他气得满肚子怒火。

「喔，你想动手揍我是吧？」阮丹青抬高下颚，看着他的神情带着不屑。他有种就打她试试。

「妳那是什么看不起人的眼神？我告诉妳，今天我若不揍妳，就不叫律涛！」说完，他举高右手就要往她脸上挥去。

这时，数十人翻过高耸的围墙律宅，将他们团团围住。

「爹！」阮丹青笑靥如花，立即绕过律涛，往前走去。

爹？她爹来了？

律涛立即转过头，只见一名乞丐打扮，手执木棍的老者，身后还有数十名乞丐，每个人皆杀气腾腾的瞪着他。

「臭小子，你刚才想做什么？」老者瞪着他那仍高举着的手。

「我……没做什么……」律涛缓缓将手放下。他们人多就算了，每个人皆面色不善，现下他当然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不对，这里是他家，他们闯进来，竟然还那么嚣张，错的人是他们才对吧？

「喂，你们究竟是谁？竟然敢闯进我的宅第！」他连忙端出主人的架式。

「我是丐帮帮主，刚才我收到小女发射的讯号，所以才率领大伙儿前来，而你又是谁啊？」阮大故恶狠狠的瞪着他。

「我是谁？哼，小张，告诉他们。」律涛双臂环胸，等着看他们露出吓一跳的表情。

「告诉你们，我们少爷律涛正是城里官老爷的独子，怕了吧？」

小张同样等着看这帮乞丐吓破胆的模样，却怎么也没料到……

「那又怎样？」阮大故掏着耳朵道。

「是啊，那又怎样？」阮丹青双臂环胸，高仰着下颚冷冷瞪着他。

其它乞丐不是在挖鼻孔，就是打呵欠，要不就是面无表情，压根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

「喂，你们究竟知不知道自个儿究竟是惹上了谁？是官老爷的儿子，是这座县城有权又有势的官老爷之子啊！」

「有权有势的人是你老子，又干你这儿子啥事？」阮丹青忍不住抛了个大白眼，吐了他一句。

「妳……妳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告诉妳，只要我说什么，我爹就会为我办到，所以妳最好快点离开，以免我教我爹派人将你们全捉起来，关入大牢。」这臭娘儿们是故意惹火他吗？

「哟，那么敢问官老爷的儿子，我是犯了什么罪啊？」阮丹青冷冷的问。「要我坐牢也得有个名目才行。」

「呃，这……」律涛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

「少爷，就说她忤逆你就是了。」一旁的小张忍不住为他出主意。

「对，没错，凡是忤逆我的人统统要被关。」

「忤逆你？我呸！」阮丹青朝他吐了一大口口水。

「妳……脏不脏啊？妳这样还算是个女人吗？」律涛连忙往后退了一大步，就怕待会儿被她的口水吐个正着。

「我脏又怎样？昨晚你还不是照样把我吃干抹净了。」呿，现在才嫌她脏，不觉得太迟了吗？

「什么？」阮大故瞪大了眼，神情讶异的看着唯一的独生女，颤抖着声道：「这……这个浑小子……竟然把妳吃干抹净了？」

「没错，爹，昨晚他都把我吃干抹净了，结果今早竟然对我说是误会一场，你说过不过分？」阮丹青立即要爹及其它人一同来评评理。

「太过分了！」

「没错，这臭小子竟敢动咱们小姐，事后居然还不认帐，简直是不想活了。」

「喂喂喂！昨晚明明是她先对我下手为强，被吃干抹净的人是我才对啊！」律涛才要大伙儿来替他评评理。

「把你吃干抹净又怎样，你就都没享受到？」阮丹青说起话来可是比男人还冲，理直气壮得很。

「我……」律涛摸摸鼻子，无言以对。

他确实是很享受没错，但是一旦知道了她卑贱的身分，昨晚的事就全都不想认帐了。

他可是官老爷之子，而她则是乞丐婆，怎么看都不相配。

阮大故伸手将女儿搂入怀中，轻拍她的背，安抚她的情绪，「好好好，妳别难过了，爹一定会帮妳摆平此事，只是……唉！妳怎么会看上一个窝囊废呢？」他实在痛心啊！

「爹，我怎么知道他会是个窝囊废啊？我那时正在天悦客栈外头向人讨钱，结果有个人突然跑来说要我嫁给某某人，还说事成后会给我许多食物和银两，所以我才接受，谁想得到对方是个彻彻底底的窝囊废？」

「小姐，往后妳还是千万别太冲动，被食物和银两所引诱，看，结果竟和一个窝囊废成了夫妻。」

「是啊，小姐，我劝妳还是别跟这种窝囊废在一起，只会误了妳一生啊！」

「喂，谁是窝囊废啊？你们别当着我的面一直骂我窝囊废行不行？」律涛快要气疯了，这群乞丐简直太过目中无人，胆大包天，居然敢如此当面骂他。「还有，我要讨的是妾，不是妻，而且那个人也不是妳。」

他爹可是县城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们却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还不断骂他，这口怨气他怎么咽得下？

阮丹青气得拧起眉，步向前瞪着他，「你这种一天到晚只会仗着爹的权势，在街上见到美女就要强行纳对方为妾的人，不是窝囊废是什么？我说你是窝囊废，你就是窝囊废，少啰唆！」

「我……」律涛被她的一字一句伤得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而且我也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我不做妾，只做正妻，而你都睡了我，事后还想翻脸不认帐，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你非要负起责任才行。」

一旁的阮大故忍不住又重重叹了口气，「唉！妳四师父不是替妳看过相，说妳将来会大富大qi书+奇书-齐书贵？结果妳竟然选了个窝囊废为夫，真是令爹伤心啊……」

「喂，别再叫我窝囊废了！」律涛不满的抗议，接着转过头看着阮丹青，「妳会大富大贵？哼，别笑死人了，我看那个替妳看相的八成是个骗子……哎哟，妳怎么又打我！」他伸手抚着不晓得已被她揍了几回的脸。

「不许说我四师父的坏话。」她高举着拳头，要他最好小心点，再乱说话，脸上肯定会再多一拳。

「妳……」现在律涛终于发现一件事，她动手永远比动口还快，而他究竟是倒了几十辈子的楣，竟然会遇上这种恶婆娘？

「我怎样？」阮丹青双手扠腰，高仰着下巴，冷眼睨着他。

「妳……妳给我等着瞧。来人啊，快去找我爹来，到时候你们这群乞丐非得跪地求饶。」

「哟，现在终于要找你爹出面啦？那好，咱们就把事情全摊开来说，看究竟是谁对谁错！」阮丹青压根不怕他那身为官老爷的爹。

「好啊，说得好！女儿，爹给妳靠！」阮大故拍着胸口，要她尽管放手去做，毋需顾虑。

小张立即前去请老爷前来。

当年岁已高，白发苍苍的律谨一见着眼前的情况，先是愣了会儿，这才以沙哑低沉的老迈嗓音问道：「发生什么事啦？」

「爹，你快差人将这群闯进咱们宅里的乞丐们捉去关起来。」律涛立即向前，要爹为他出口气。

他是爹年过半百这才终于获得的独生子，向来对他宠爱有加，凡是他所要的，爹都会为他办妥。

而今儿个的事，哼哼，爹铁定也会如他的意，让这些乞丐们一辈子都关在牢里，后悔不该得罪他。

「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律谨困惑的看着他。

「呃，这……」律涛顿时找不到任何理由回应。

站在一旁的小张想了想，开口道：「老爷，少爷本想娶另一名姑娘为妾，但这位姑娘硬是要当少爷的妻，结果过了一晚，这位姑娘竟然找了她爹及一些帮手来，要给少爷好看呢！」

「对，就是这样。」律涛满意拍了拍小张的背，随即小声的在他耳边说道：「哼，你可终于有些用处。」

「嘿嘿，谢少爷称赞。」

「啊？你什么时候娶妻来着，爹怎么都不知道啊？」律谨以讶异的神情看着儿子。

「呃，爹，这事就这么算了，咱们就当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你快把他们捉去关起来吧！」

「那怎么行？姑娘家的清白是很重要的，你昨晚若真与她有了夫妻之实，那就得对人家负起责任来。」律谨一字一句缓缓地说着。

「爹……」律涛傻了眼。

天啊，他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才会把爹请出来，怎料到爹竟然帮外人说话。

「哼！我可总算听到一句人话了。」阮丹青笑瞇了眼，步向前，一把将站在律谨身边的律涛给推开。

「喂，妳想对我爹做什么？」律涛实在怕年岁已高的爹禁不起她的「动手动脚」。

「我怎么可能会对自个儿的公公怎样？你未免也太多虑了。」阮丹青瞪了他一眼，似是责备他不懂事。

「妳……」律涛怒目瞪向她，但也只敢瞪，不敢多说，就怕等一下脸上又会多挨几拳。

一听见有人唤他公公，律谨笑得合不拢嘴。「呵呵呵……好媳妇，妳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阮丹青，而那位是我爹阮大故，他是丐帮帮主。」

「喔，原来是丐帮帮主，真是失敬、失敬。」律谨立即向阮大故拱手为礼。

「嗳，律老爷，咱们今儿个来是要解决事情的，您不必这么客气。」阮大故搔着发，实在很不能适应有人对他如此有礼。

「小儿行事有欠周全，对各位必定有些失了礼数的地方，咱们不如到厅里坐下，好好的聊聊。」

「啊？爹，您干嘛对一群乞丐那么客气？」律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一切。

他是希望爹把他们全关起来，不是大伙儿一块坐下，和乐融融地谈论事情啊！

「她是你娶的妻，爹当然要对亲家和她的朋友们客气啊。」律谨说得理所当然。

「看吧！做大官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样。」阮丹青抬起头笑看着律涛，要他往后最好多学着点。

「妳……」律涛气得咬牙切齿。这女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实在可恶。

「我怎样？有本事就打赢我啊！」阮丹青笑着朝他勾了勾手指，眼里的轻蔑显而易见。

来到厅里，阮大故见他们又要吵起来，再吵下去就永远都别想谈正事了，于是连忙道：「律老爷，您的儿子已经与我女儿有了夫妻之实，但是他压根不打算认这笔帐，您打算怎么做？」

「啊？律涛，你怎能这么做？」律谨以责备的眼神瞪着他。

「爹……这一切是场误会啊！我想娶来当妾的女人根本不是她呀！」律涛真想问问老天爷可是存心整他，竟会让他阴错阳差娶了丐帮帮主的女儿，还生出这么多麻烦事。

「哪有误会？没有误会！」阮丹青恶狠狠的瞪着他，「我肉都吃了，酒也喝了，也把你扒光丢上床，我俩也有了夫妻之实，你现在竟然说是误会……哼！昨晚在享受时怎么不也这么说？」

「我……」他实在被她说得无言以对。

「少在那里你啊我的，别嘴上直嚷着说不要，身子倒是老实地享受啊！」

「妳……」她到底还算不算是女人啊？连这么露骨的话也说得出口！

「你到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可是已经是你的人了，想抛下我再去找别的女人……别作梦！」

「那妳现在想怎么做？」阮大故索性直接问女儿究竟有何打算。

「那还用说，当然是把他带走，日后将他训练成一个能配得上我的男人。」这便是她唯一的打算。

「啥？」阮大故步至律涛面前，将手中的木杖往他的肩上敲去，「这小子一副肩不能扛，」接着又将木杖往他的胳臂击去，「还一副手不能提的样子，怎么训练得成啊？」最后更以「朽木不可雕也」的眼神无奈的看着他。

「喂，臭老头，别乱打人啊！还有，你那是什么鄙夷的眼神？」律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被人如此看轻，而且对方还是个老乞丐。

「哼！」阮大故冷哼了声，连理都懒得理他这块朽木。

「喔，这样啊，那很好啊。」律谨笑瞇了眼，拍了拍手，「往后我就等着见他光耀门楣了。」

「什么？爹，你老了，胡涂了是不是？这些乞丐哪能帮我光耀门楣，别开玩笑了……哎哟，妳怎么又打我？」而且这一拳还特别重、特别痛！

「因为你欠揍。」阮丹青怒瞪着他，「我打你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你竟敢看不起我们丐帮；第二，你竟敢对自个儿的爹说话没大没小，我不揍你还揍谁啊？」照她看，他要训练的地方可多着。

「妳……」律涛瞪了她一眼，接着转过头看着父亲，「爹……」

本以为爹会为他说些什么，没想到出乎他意料之外。

「是啊，涛儿，往后你在外头可得多加注意才行，爹就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光耀门楣，为律家列祖列宗争光，明白吗？一切多加小心，千万别给他人带来麻烦呀！」律谨一双老眼中含着泪水，对儿子谆谆告诫。

「啊？」律涛傻眼了，就这么呆愣住。

爹在说什么？难不成爹真的要他跟着这帮乞丐离开？不，他说什么都不离开这里，跟那种暴戾的乞丐婆在一起，他肯定会没命的！

「呵呵……公公果然英明，那么我就带走他了。」阮丹青比了个手势，立即有两名乞丐向前，一左一右架住律涛。

「等等！你们想做什么？快放开我！」律涛试着挣扎，却讶异发现自己竟然挣脱不开，他们的力气大得惊人。

「乖女儿，还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吗？」阮大故问道。

「没有了。」蓦地，阮丹青想起一事，立即转身走到小张面前，摊开手掌，「喂，你说过我只要嫁给他，就有食物和银两可拿，现在我要离开了，快把食物和银两交出来。」

「呃，这……」小张的双眼往左右瞟来瞟去，就是不敢直视她的眼。

当初他确实是这么说过没错，但那全是为了骗她入府，而他不过是个下人，哪能做得了什么主啊？

「喂，这年头什么事都能做，就是不能做吃亏事，你最好快点把答应要给我的银两及食物拿来，否则我马上赏你几拳。」阮丹青在小张面前挥舞着拳头。

「乖女儿，说得好，爹真是以妳为荣！」阮大故欣慰地道。

女儿确实得到他的真传，他们身为丐帮中人，什么事都能做，就是不做吃亏的事。

先前见少爷被她揍得那么惨，小张当然不敢小看她的拳头，于是赶紧转过身向律谨求援。

「老爷，少爷和少夫人要离开了，咱们可得给他们一些食物及银两，这才方便他们上路啊！」

律涛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小张，你竟敢出卖主子？还有，她才不是什么少夫人，你别叫得那么顺口！」

小张吓得连忙躲到律谨身后，「少爷，我没有出卖你，我这是帮你啊！往后路上才有得吃喝呀！」照他看，少爷还是快快上路为是。

「帮，帮个屁？你若是真要帮我，就不会躲在我爹身后了！」该死，若不是他此刻被人架住，肯定冲向前去揍那个小子个几拳。

像这种办事不牢靠，害他娶到一个恶婆娘，此刻还出卖主子的下人，真是不要也罢。

「喔，需要盘缠和路上应急的食物是吧？这是应该的啊。」律谨连忙吩咐仆佣取来一大笔银两以及数大袋的食物和茶水交给乞丐们。

阮丹青见一下子就拿到这么多的银两及食物，不禁笑瞇了眼，「呵呵，公公，您真是天下第一的好长辈！往后我一定会替您好好教导律涛的。」

「好好好，就劳妳多多操心啦！你们一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说完，律谨转过头，看着被人架住的儿子，「涛儿，往后你可千万别给他人带来麻烦啊。」

「爹……」竟然真的要把他交给这群乞丐？不会吧！律涛简直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好了，既然东西都拿了，咱们走吧！」

阮丹青一声令下，所有人立即施展轻功，跃出律宅的围墙。

见他们施展上乘的轻功离去，律谨不由得赞叹，「好轻功！」期待日后儿子也能和他们一样厉害。

律涛就这么被人一左一右抓着胳臂，翻过围墙离开。

「不……爹……救命啊……」他的求救声越来越远，最后再也听不见。

小张心中暗自为少爷祈祷，希望他在外头一切平安，千万别被那只母老虎打死，要是日后真的不幸有个万一，他也会每日为少爷祭拜的。

＊＊＊

离开了县城，一行人朝山林奔去，之后，待夕阳西下，阮大故便下令在林子里休憩一晚。

一直被架着的律涛终于被放下，而他却是累得怎么也站不直身子，弯着身喘气吁吁。

「喂，你怎么那么没用啊，才这么一点路，你就喘成这样。」阮丹青忍不住向前拍了他一下。

被她这么突如其来的一拍，没站稳的律涛就这么往前跌去，摔得满脸泥土。

「哇，你还真是不中用，一拍就倒。」阮丹青皱眉看着他趴在地上的狼狈模样。

闻言，律涛气得连忙跳起来，「我才不是不中用，只是外出时向来乘轿，而妳究竟是不是女人啊？怎么力气那么大？」

听到他说外出都乘轿这种话，阮丹青眼里的轻蔑更深，「哼，就说你不中用了，还死不肯承认。」

「我……我哪一点不中用来着？」该死，这女人非要跟他吵架吗？

「外出只会乘轿的男人，就跟废材没两样。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没揍我，就不叫律涛吗？我看往后就叫你废材好了。」她笑瞇了眼，故意指着他这么说。

「我才不是废材！往后妳也不许这么叫我！」律涛气得就要扬起手往她脸上挥去，但他才刚做出动作，下一瞬间就又跌回地面上。

不晓得何时已出手的阮丹青，冷眼睨着地上的他，「胆敢动手打女人的男人，比废材还不如。」

她昨晚肯定是醉得胡涂了，竟然会和这种烂男人成了夫妻，照她看，要将他训练成为配得上她的男人，可比登天还难呀！

「妳……」虽然知道自己理亏在先，但是律涛怎么也不愿向她低头。

「好了，你晚上若是不想饿肚子，就快去林子里找些东西吃。」一旦入夜，他要找到吃的机会更低。

「找东西吃？我爹不是给了我不少食物？」他一脸茫然。

阮丹青直接给他头颅一拳，「谁说那些食物全都是要给你吃的啊？没看到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吗？每个人分一点就没了，而我们还要许多路要赶，也得留一些改天吃，这道理你都不懂吗？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

「喂，不许再叫我窝囊废，而我也不想跟妳在一起。」律涛站起身，拍去身上泥土，往县城走去。「从现在开始，妳过妳的乞丐婆生活，我过我的富家公子哥儿生活，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永不往来。」

「哼，想走？门都没有！」阮丹青立即伸手点住他身上几个穴道。

律涛忽然间再也动不了，吓得连忙大喊，「喂，妳究竟对我做了什么？快让我恢复正常！」

这乞丐婆不但粗暴，还使出妖术，实在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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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阮丹青冷冷的瞪着他，「我最讨厌那种做事拖拖拉拉，又死不认帐的男人，你就站在这里给我好好反省，别以为这世上每个人都会买你的帐。」说完，她直接往林子里走去，就这么把他丢在那儿。

「喂，妳快让我恢复正常……妳别假装没听到，快让我能够行动，妳听到没有？」律涛不断大喊，然而阮丹青仍继续往前走，连理都不理他。

乞丐们有人拣来枯枝，燃起火堆，让大伙儿围绕在火堆旁取暖，有人将律谨所给的食物自袋里取出，分给同伴们，而在林中抓到猎物的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将猎物的皮剥去，插上树枝，置于火堆上烧烤。

之后，气还没消的阮丹青径自在父亲身旁坐下，一见他人递来食物，立即伸手接过，张口就吃。

「呃……女儿啊，妳打算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吗？」阮大故转头看了眼离火堆有些远的律涛。

「爹，你想干嘛？该不会是看他可怜，要我放了他吧？」阮丹青以凌厉的眼神一瞪，吓得阮大故连忙否认。

「没，我没这么说，只是把他一人丢在那里，入夜后气温降得快，蚊虫又多，他明儿个一早定会全身被虫咬，搞不好还会受风寒，到时候咱们还得花钱替他请大夫，那岂不麻烦，还是把他带来这儿吧。」

闻言，阮丹青思索了会儿，「唔……爹说得没错，咱们还得赶路，没空照顾病人。」说完，她随即站起身往律涛走去。

一见她走来，律涛立即开口：「哼，现在妳想要我饶了妳吗？门都没有，除非妳向我下跪……」

不待他把话说完，阮丹青便瞪了他一眼，「呸！谁要向你下跪求饶，qi书+奇书-齐书要不是咱们还有许多路要赶，不希望你受风寒，我才懒得理你。」说罢，她便揪着他的衣襟，拉着他往火堆走去。

「妳……妳这女人实在不可爱！」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可爱的女人。」她也不否认，让他坐在火堆旁，拿起一块烤好的肉，置于他嘴前，「快吃吧。」她肯喂他吃东西，他该感谢上天了。

由于肚子早已饿坏，眼前的肉又那么香，律涛虽然不能动，但还是立即张口就咬，两、三下就把那块肉吃尽。

「哇，真好吃，我头一次吃到这种好味道，这是什么肉啊？」他吃得津津有味，还想再吃。

「耗子肉。」

「啊？」律涛愣住，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你是没听到吗？耗子，也就是老鼠，你若还想吃，我再去抓一只来烤。」

「呸呸呸……我才不要！妳居然敢拿那种东西给我吃！」他怒目瞪着她，彷佛她下毒害他一般。

「哟，我好心喂你吃东西，你不领情就算了，还如此嫌弃，想死啊？」话还没说完，她的拳头就已经落在他脸上。

「哇，妳怎么又打我，我的脸可不是让妳打着好玩的！」律涛实在是受够这个粗暴的女人了。

「打你又怎样，谁教你天生欠揍。」阮丹青伸手用力戳着他的脑袋，「你以为这里是哪里？是在山林里啊！有耗子肉吃就不错了，还敢嫌弃，难不成要我端来燕窝、鱼翅你才肯吃吗？」

「哼，我就是每日三餐都吃鲍鱼、燕窝、鱼翅，这种东西我怎么吃得下去？」他说不吃就是不吃。

「哟，我就说你是个不懂事的大少爷嘛！现在人们有耗子肉吃就已经很好命，没要你去啃树皮就不错了。」

「什么意思？」他拧眉瞪着她。

「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来战事不断，到处都是干旱，早就饿死不少人了。」阮丹青一边吃着耗子肉一边道。

「胡说，这些年来国泰民安，哪有什么战事与干旱？」

「哼，你有踏出过那座县城吗？你有到过边疆吗？等你到了我们那儿，就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了。」她拧眉用力啃着木枝上的耗子肉。

律涛听她这么说，心里开始有了疑惑。

难道事实真如她所言？而他一直住在律宅，仗着爹是县城的官老爷，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安逸生活，对于外头的事情确实不甚了解。

但是，真的会像她所说的那么吓人吗？他不信，顶多只是有些地方没下雨，闹点旱灾罢了。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话？」阮丹青又怎会看不出他的想法，早就全写在脸上了。

「哼，谁相信妳？」他想撇开脸不看她，无奈被她以妖术定住，无法动弹，只得回避她的视线。

「不信，那你去问我爹啊！」

「我才没那么笨，他是妳爹，怎么可能不和妳一个鼻孔出气？」

「那你去问其它人。」

「拜托，别把我当傻子了，其它人还不是丐帮里的人，哪有可能不听妳的话啊？妳可是丐帮帮主的千金呢！」律涛故意把最末那句话加重语气，嘲讽意味十足。

「喂，你这是看不起我是吧？」阮丹青伸手用力揪起他的衣襟，半瞇起眼瞪着他。

「我哪有？我说的全是实话，不是吗？」哼，她要打就打，他早就被她打惯，不怕了。

「你……好家伙，别以为你跟我有了夫妻之实，就嚣张起来了。」阮丹青气极了，竟然头一回说不过人家。

「我哪一点嚣张来着？我还恨不得跟妳没有夫妻之实呢！」

「你……」阮丹青真是快被气煞，「你这该死的混帐东西，裤子穿上就不认人了是不是？往后我一定要好好磨练你，把你这些劣根性彻底铲除。」

「哼，妳的好意我敬谢不敏。」谁希罕她的磨练啊？往后只要一逮到机会，他就要逃离她身边，谁会傻得跟一个动不动就打人的女暴君在一起？又不是嫌命太长。

「你……」

见他们又要吵起来，一旁的阮大故连忙道：「好了，咱们赶了一天的路，大伙儿都累了，你们也别再吵，快点歇着吧。」

唉，他们这样兜在一块儿就吵，哪可能成得了夫妻啊？照他看，他们往后相处的情况只会是多灾多难。

「哼，既然爹都这么说了，我就不跟你计较。」阮丹青转过身，直接躺卧在火堆旁闭上眼睛。

「我才是懒得跟妳计较呢！」律涛见她这模样，心头烧着一把火，又气又恼，但是他此刻动弹不得，只能瞪着她的背，无法像她一样转开身。

阮丹青连理都不理他，只当他是只疯狗在乱吠，左耳进，右耳出，听过就算。

见她不理会他，律涛自然也没了继续与她吵嘴的念头，只得将眼珠子转向阮大故，极力让自己的态度谦卑些。

「呃……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动弹不得，这是不是什么妖术啊？」

「那不是什么妖术，而是点穴。」

「点穴？」他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

「是啊，你身上的某些穴道被她点住，所以才会动弹不得。」

「那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说真的，一直动弹不得的感觉实在不好受啊！

「咳咳……」已闭眼休憩的阮丹青忽然咳了几声。

她虽然是闭上眼睛了，但可还没睡着，耳朵灵得很，而爹最好少管那家伙的事，以免她翻脸。

阮大故又怎会不懂女儿的心思，于是道：「抱歉，那是她点的穴，自然得由她来解穴，我没办法帮你忙。」说完，他直接转过身，趴下便睡。

见状，律涛暗自在心里咒骂，你们这些该死的臭乞丐！

而最最最可恶的还是那个女人──阮丹青，别妄想以后他会娶她为妻，更绝不可能待她好！

夜里林子里的风格外冷冽，而律涛只能独自一人坐在火堆旁，试着有生以来头一次的坐着入睡。

＊＊＊

翌日清晨，所有人都精神饱满的睁开双眼，准备等会儿继续上路，唯独一人双眼浮肿，眼里布满血丝，一脸疲惫的模样。

「喂，你这是什么样子啊？真难看。」阮丹青瞪着他道。

一整夜都坐着不动的律涛，四肢早已经没有感觉，他面无表情的抬起眼，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她。

「喔……」他连响应声都显得疲惫不堪。

「你要不要紧啊？」

「嗯……」

「你除了喔和嗯以外，就没别的话好说了吗？」她双手扠腰瞪着他。

「啊……」他双眼无神，刚才她问的话，他全都没听进耳里，因为他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坐着睡果然是只有神仙才办得到的事啊！

阮丹青气得想往他后脑勺用力打下去，但是一想到昨晚她没帮他解开穴道，不禁有些心软，于是伸手往他背上的几个穴道点去，为他解穴。

「你现在可以动了。」她的嗓音已经不再像方才那么冲。

「喔……」律涛试着想伸腿，但是坐了一整晚，腿早就麻了，压根动弹不得，他只得伸出手打算移动双脚，但这才发现自个儿的手也动不了。

该死，此刻的他，真的活像是块废材啊！

「你怎么还不动？」她皱眉看着他。

他不是从昨晚就很希望被解开穴道吗？怎么现在她为他解开了，他却还是不动，耍她吗？

「妳被点了穴坐一晚试试，看妳现在还动不动得了！」可恶，这娘儿们怎么老是爱恼火他啊？

听到他这么说，阮丹青心底涌上一丝歉疚，缓缓弯下身，动作轻柔的移动他的双腿，再为他按摩手脚。

「妳……」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律涛吓了一跳，说不出话来。

真是想不到她也会有这温柔体贴的一面！

「先说好，我只是怕等一下你会拖累大家，所以才帮你按摩脚，让你能跟着我们走，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千万别误会了。」她低头小声地说着，就是不想让他看见她眼里有着歉疚。

「哼，我就知道妳没安什么好心眼，一天到晚只会担心我拖累你们，那妳干嘛不把我扔下就好，非要带着我走不可？」

他撇撇嘴角，神情极为不屑，原本心里对她是有些感激的，但一听到她方才所说的话，内心的感激就被嫌恶完全取代。

「哟，你还敢这么说，也不想想是谁说要娶妻，结果事后又不认帐来着？」听到他所说的话后，阮丹青对他的歉意立即消失无踪。

「我不都跟妳说了，那是个误会，天大的误会，阴错阳差的误会，而且我是要娶妾，不是娶妻，妳这女人到底有没有听懂啊？」他火大了，又开始和她对呛。

「我也跟你说了，没有误会，绝对没有任何的误会存在，而且我不当妾，只当正妻的，你既然和我有了夫妻之实，就得对我负责到底，你究竟是听懂了没有啊？」敢对她吼，那她就吼得比他还要大声。

「妳……」律涛直瞪着她。

好吧，他承认他是和她有了夫妻之实，但是他就是一点都不想对她负这个责任，任谁说破了嘴都一样。

「我怎样？」阮丹青站起身，瞪着坐在地面上的他。

见他们一早起来又吵架，阮大故叹了口气，「好了，你们就别再吵了，现在咱们准备起程，约莫一、两个时辰就会到达下一个城镇，咱们在那里讨些吃的，接着就回村庄去了。」

听到爹这么说，阮丹青只得撇开脸，不再与律涛起争执。

可恶的男人，他那副摆明了就是不愿负这个责任，压根不想与她在一起的态度，实在令她光火。

可恶，等着瞧吧！她非要把他治得服服帖帖，往后教他往东走，他绝对不敢往西。

「哼，你们要走就自个儿走，老子我不奉陪了。」确定四肢能够顺畅活动后，律涛站起身，转身打算回家去。

见状，阮丹青连话也没说，直接比了个手势，昨日架着律涛的那两名男子立即向前，挡住他的去路。

「喂，你们又想做什么？」律涛立即有种不祥的预感。

「把小姐吃干抹净了还想走，门都没有，喝！」他俩一说完，便直接将他架起，往前方走去。

「什么……喂，你们怎么老是爱架着我？放开我行不行？喂，两位大哥，我们有话好商量，态度别这么硬嘛……」

律涛又再次被人架着跑，只能乖乖认命，瞪着天空无奈的叹气。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他才能脱离这些乞丐啊？

约莫一个多时辰后，他们来到一座小镇。

这个小镇人烟甚少，律涛不禁看傻了眼。这里真的算是个城镇吗？照他来看，简直跟小村庄一样。

「好了，咱们在这里各自散开，约莫半个时辰后再到这儿会合。」阮大故一声令下，所有人立即往不同方向走去。

而律涛一被放开后只能愣在那儿，完全不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

「喂，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快跟我过来。」阮丹青一把握住他的手，往前方走去。

「喂，妳抓着我的手要做什么？又要带我去哪里？」

「那还用说，当然是带你去乞讨啊。」她一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表情。

「啊？」律涛傻住了，「不不不，我才不做这种事，妳想都别想！」这种有损尊严的事，他怎么也不可能做得出来。

「哟，怎么，你以为你现在的身分还是官老爷的儿子吗？」她语带嘲讽地道。

「当然，不然呢？」听听她那是什么话啊？实在是令人火大。

阮丹青笑得灿烂。「这还用说，你现在的身分是我这个乞丐婆的丈夫，往后最好牢牢记着啊！」

「什……什么？我都跟妳说过好几百遍了，我才没打算娶妳为妻，妳怎么那么厚脸皮，老是要当我的妻子啊？」

闻言，阮丹青沉下了脸，伸手捏住他的耳朵，并用力一拉。

「哎哟喂呀！姑奶奶，妳……妳快放手……」再拉下去，他的耳朵必定会被她揪下来的！

「你没听过『一夜夫妻，一世夫妻』吗？」

「听都没听过，这是谁说的？」律涛忍着疼痛问道。

「我说的。」她再次用力揪起他的耳朵，「咱们已有过肌肤之亲，就是一辈子的夫妻了，你别想给我装傻或是不认帐，否则我绝对饶不了你。」

「是是是，妳说什么都是，能不能请妳别再揪着我的耳朵，它都快被妳扯下来了。」此刻律涛为了保住耳朵，不得不附和她的话。

「哼，知道就好。」阮丹青这才收回手，拉着他往一间饭馆走去。

一瞧见饭馆，律涛这才想起自个儿一早啥也没吃，肚子早就饿得凹进去了。

「你给我在这里等着，我去附近讨些东西。」阮丹青瞪着他，「记住，不许逃跑，否则我打死你。」

「是是是，我知道。」律涛重重叹气。听听，这像是妻子对丈夫所说的话吗？

阮丹青又看了他一眼，「知道就好。」这才转身离开。

待她离开后，律涛立即往饭馆里走去，扬声大喊，「奇+shu$网收集整理掌柜的，还不快拿壶酒及几道小菜来？」

见有顾客上门，掌柜立即热络的招呼，「好好好，马上来。」

没一会儿，一壶酒和几道小菜立即端上桌，律涛拿起竹筷，夹了一口菜放入口中，却立即吐了出来。

「呸呸呸！这是啥东西，怎么这么难吃？」比他家的馊水还不如！

他倒了杯酒，打算去去口中的味道，但是酒才一入口，他又立即吐了出来。

「呸呸呸！这是什么酒，怎么这么难喝？」简直比尿还不如啊！

呿！这种乡下地方，果然没什么好东西可吃，昨晚的耗子肉还比这些菜好吃上百倍。

律涛站起身，打算离开。

「等等。」掌柜立即向前，「这位客倌，您还未付帐呢。」

「付帐？」律涛愣了会儿，「喔，你去找我爹要。」

「你爹是哪位？」

「我爹是前头县城的官老爷，名叫律谨，你算算这些酒菜要多少银两，再同我爹讨去。」说完，他便转身欲离开。

「你给我等一下。」掌柜沉着脸，怒目瞪着他，「你在跟我说笑是不是？我才不管你是哪个大官的儿子，来吃饭喝酒就是要付帐，否则别想给我离开这里。」

「啥？你以为我是谁，竟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管你是谁，就算皇帝老子来了也一样，非得付钱才能离开。」掌柜态度强硬，更叫来店小二以及灶房里的厨子，把他团团围住。

律涛这才发觉事态严重，「呃……咱们有话好好说，千万别伤了和气啊！」

「哼，谁要跟你有话好好说？快把饭钱拿出来，否则就把你带到后头毒打一顿，然后在灶房里洗几个月的碗。」想在他这里吃霸王餐，门都没有。

「喂，你们在做什么？」这时，一道清脆的嗓音自他们身后传来。

所有人立即转过头去，只见那是一名作乞丐打扮的女子。

律涛一见是阮丹青，立即开口：「妳可终于来了，快来帮帮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见到她。

「帮你？」阮丹青一脸纳闷，「你做了什么事？」

「喂，乞丐婆，妳是这个家伙的什么人？」掌柜恶狠狠的瞪着她。

「他是我丈夫，怎么了？」

「哟，原来你是乞丐婆的丈夫，那也是个乞丐了，一副人模人样的打扮，还自称是什么官老爷的儿子，就想来我这里骗吃骗喝？哼，我看你是嫌命太长，想死是不是？我看还是先给你几拳，教训一下！」

掌柜向一旁高大的厨子使了个眼色，厨子便立即打算朝律涛挥出一拳，好好教训他一顿。

见那硕大的拳头就要往身上击来，律涛吓得连忙弯下身，「哇！救命啊！」

「慢！」阮丹青立即扬声道。

厨子停下拳头，掌柜则怒瞪着她。

「妳现在是想怎样？」

「你说说，他的饭钱是多少？」

「十文钱。」

阮丹青立即自怀里掏出十文钱，交给掌柜，「钱已经付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行，当然行，妳可以带着他离开了。」掌柜一收到钱，态度整个变了，眉开眼笑地道。

「我们走吧。」阮丹青立即拉着律涛的手步出饭馆。

「喂，妳不是会点穴吗？刚才为什么不把那些人给定住啊？」律涛一脸不解的瞪着她。

「你以为我会随随便便对人点穴吗？而且刚才明明是你不对。」

「我不对？」他指着自己的鼻尖，讶异的瞪大双眼，「有没有搞错？是他们要动手揍人耶！」

阮丹青停下脚步，瞪着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律涛。「你身上有银两吗？」

「没有。」他说得理直气壮。

「那你还敢进饭馆吃东西？」阮丹青白了他一眼，「可别告诉我，你还以为自个儿是在你那官爷老爹所在的县城。」

「这个嘛……」他搔搔头，无言以对。是啊，他真的忘了，这里不是他所住的地方。

以往他只要随便走进一间店里，无论是吃喝或是把看上的东西带走，店家便会自个儿去找他爹算帐，所以他身上压根不带银两，才会发生方才差点被人揍一顿的情况。

「你现在是在外地，往后最好别再做出这种蠢事来。」阮丹青又训了他几句，才继续拉着他的手往前走。

看着她的手正握着他的，律涛突然想起一事，「妳身上怎么有钱？」

「刚才讨来的。」

「啊？妳是说，妳把讨来的十文钱全交给那个掌柜了？」他眼底有着讶异与不信。

「是啊，不然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你被人揍吗？」阮丹青并没有回过头，仍继续往前走。

再怎么样，她也不会让他人动他一根寒毛，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啊。

突然间，律涛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任由她就这么握着他的手，前去与其它乞丐会合。

「大伙儿都讨到吃的和银两了吧？」阮大故问着众人。

所有人都点头答是，阮丹青则是直视着前方，一句话也没有说。

见她这模样，律涛心底涌上歉疚，却不晓得该对她说些什么，只能紧抿着唇看着她的侧脸。

其实……她也有不错的一面，只要她别动不动就打他。

「好，那咱们起程了。」阮大故一声令下，大伙儿便打算离开这个小镇。

见那两名身材壮硕的乞丐又朝他走来，律涛连忙道：「别再架着我了，我自个儿会走。」

听到他这么说，阮丹青讶异不已，「你肯跟我们走了？」

「都被你们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还能不继续跟着你们吗？」他撇撇嘴角，就是不肯说出他已改变心意。

「那就好。」阮丹青立即朝他绽出比艳阳还耀眼的笑，并挥手要那两人不必再架着他。

见到她的笑容，律涛顿时感到心一震，呼吸有些紊乱。真是要命，她怎么能笑得那么灿烂迷人？让他好想一亲芳泽……

不不不，等一下，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她可是个恶婆娘，是个乞丐婆，他怎能对她心动？

「好了，我们走吧！」阮丹青不再硬拉着他，改为握着他的大手，跟着大伙儿往前走。

「喔……」律涛看着掌心里那只温暖的小手，一颗心再次迷惑，就这么傻愣愣的跟着她离开。

＊＊＊

数日后，众人来到一座位于山林间的小村庄。

村庄里的人们一见到他们，立即热络的向前迎接。

「帮主，小姐，你们可终于回来了。」

「这些天大伙儿情况如何？」阮大故问道。

「好得很，没有什么问题。」

「嗯，那就好。」

「帮主，这位是……」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全都集中在律涛身上。

见众人都紧盯着他瞧，律涛脸上的神情显得十分不自在，但也不晓得该怎么自我介绍。

「他是我的夫婿。」阮丹青直接开口道。

「什么？」

「小姐的夫婿？」

「怎么会……」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看着律涛，怎么也不无法接受阮丹青已经嫁人为妻的事实。

「怎么，你们有意见啊？」阮丹青又怎会看不出大伙儿心里的想法？

「小姐，他看起来不太像是个好男人。」

「是啊，小姐该不会是被他骗了吧？」

「小姐，妳这次才外出没几日，怎么会忽然多了个夫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总而言之，没有人能接受律涛的存在。

「喂，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啊？我就那么差吗？」律涛气极了，从没想过自己会被一整个村庄的乞丐看不起，自尊受到强烈的打击。

他就不信这世上有男人比他条件更好！

所有人将他从头到脚看过一回，最后摇头叹气，「岂止差，根本是个渣。」

「啥？」渣？他竟然被人说成是渣？

「不不不，比渣还不如啊！」

「什么？」他们竟然还说他比渣还不如，这些该死的乞丐……

「小姐，妳还是多和妳的四师父学学面相，怎能随便抓个男人当丈夫呢？」有人开始劝道。

「是啊，小姐，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随便一个人都强过这家伙，妳怎么会选上这种男人呢？唉！」

阮丹青露出无奈的神情，「没办法，我就是被他吃干抹净了，所以不得不让他负起责任做我的丈夫啊。」

「什么？」众人一听，立即倒抽口气。

这家伙竟然把小姐吃干抹净……他可是向老天爷借了胆，不要命了？

律涛见所有人皆以杀气腾腾的眼神瞪着他，彷佛要把他千刀万剐一般，吓得连忙往后退。

「喂，你们千万别误会，被吃干抹净的人是我，不是她啊！」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么说，没几个人会相信，但这可是不争的事实啊！

「胡说八道。」

「就是说嘛，小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敢做却不敢当。」

「你……你们……」律涛快被这些乞丐气死了，居然没一个人相信他的话。

「大伙儿怎么都聚在这里？」蓦地，众人身后传来一道浑厚的男子嗓音。

所有人立即往一旁退开，律涛转身一看，是六名身材高大壮奇+shu$网收集整理硕，相貌英挺非凡的男子。

「是你们啊！」阮丹青笑着迎向前。

「妳可终于回来了。」

「妳不在的这段期间，可真是折磨死我们了。」

「喔？怎么说？」阮丹青笑嘻嘻的问。

见到她和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没来由的，律涛拧紧了眉，一股不悦涌上心头。

哼，对他就那么凶，对那些男人就有说有笑，笑得可开心了，什么跟什么啊。

「那还用说，当然是因为太想妳，导致吃不下，睡不好啊！」

「呵呵……四师父真爱说笑。」

律涛一听到她这么说，不禁瞪大双眸，「四师父？」

不会吧？他还以为她口中那个会看人面相的四师父是个脸上有着两撇小胡子的糟老头，没想到竟会是个俊美男子。

阮丹青转头对律涛道：「啊，对了，我替你介绍，从左而右，这是我的二师父秦政，以前是衙门的捕快；三师父李达，曾是京城知名饭馆的大厨；四师父向景，是专为人看相的面相师；五师父邵安，是棋艺高超的棋士；六师父华德，是画技一流的画师；七师父仲恩，是医术高超的大夫。」

律涛傻了眼，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些人不都是乞丐吗？怎么每个来头都不小？还有，她好像少讲了一个人。

「那妳的大师父呢？」他往左右看去，想瞧瞧那是个怎样厉害的角色。

「在这儿。」阮大故执起手中的木杖，往他后脑勺敲去。

「哎哟！」律涛连忙伸手抚着疼痛的后脑勺，转过头看着阮大故，「你不是她爹吗？怎么又是她的大师父？」

「我爹就是我的大师父，怎么，你有意见吗？」阮丹青双手扠腰不满的瞪着他。

「不敢、不敢，我哪敢有什么意见啊。」他再敢多说一句，岂不就又要挨揍了？他才没那么笨呢！

「丹青，这位是什么人？」秦政率先问出其它人的心声。

「对了，我还没替你们介绍，他叫律涛，是我的夫婿。」她笑盈盈的说。

「什……什么？他是妳的夫婿？」所有师父们全以诧异的眼神看着律涛，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件事。

「是啊，他确实是丹青的夫婿，只是欠磨练，所以特地把他带回来，要你们帮忙，把他好好训练成配得上丹青的男人。」阮大故向所有人拜托。

而一旁的人们则七嘴八舌对他们六人说：「这家伙不但把小姐吃干抹净，还不肯认帐呢！」

「喔，真有这么一回事？」

「哟，向天借了胆子啦？」

「哼，看来咱们真的得使出拿手绝活，把这家伙好好磨练一番，让他成为配得上小姐的男人才行。」

见他们六人嘴边虽挂着笑，却目露凶光，一副非宰了他的模样，让律涛真是有苦口难言，更有预感，将来的日子不好过了。

「对了，妳打算让他住哪儿？」阮大故看向女儿问道。

阮丹青侧头想了想，「他现在根本不是个能配得上我的男人，我是绝对不会跟他同房的，不如……让他跟小狗子一起睡好了。」

「嗯，也好。小狗子在吗？」阮大故朝围观的人群喊道。

「在在在，我在这儿！」一名少年听见帮主叫唤，立即自人群中挤出来，奔至他们面前。

「小狗子，以后这家伙就跟你一起睡了。」阮丹青伸手指向律涛。

「啊？是喔……」小狗子看着律涛，一脸不情愿。

「喂，我叫律涛，不叫这家伙。还有，你那是什么眼神？以为我就愿意跟你一起睡啊？」律涛气得要命，现在就连一个小乞丐也看不起他。

小狗子连理都懒得理他，抬起头看着阮丹青，「小姐，为什么一定要我跟他睡呢？找别人不行吗？」

「因为我比较信任你啊！」阮丹青笑着伸手轻点他的鼻尖。

一听到她这么说，再加上她那宠溺的动作，小狗子乐得差点飞上天，立即笑着点头答应，「嗯，那我就勉强一点跟他睡好了。」

「什么叫勉强？真正勉强的人是我才对吧！」律涛气得哇哇大叫，但是在场的人们没一个理会他。

阮大故忽然想起一事，「对了，咱们这次带回许多食物和银两，大伙儿今晚就有好东西吃了。」

所有人听了，莫不欢天喜地。

然而这话听在律涛耳里，脸色更加难看，沉着脸，抿着唇不说话。

有没有搞错？那些东西都是他爹拿出来的，应该全都属于他，为什么要分给那些不认识的人？而且他搞不好还连一个子儿也分不到，怎么想就怎么呕。

见他这模样，阮丹青步向前，「怎么，你在生气？」他的心事全写在脸上，谁都看得出来。

「我哪有。」律涛撇开脸，故意不看她。哼，他才不屑她的假好心问候。

「哪没有？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吗？」阮丹青笑着伸手轻捏他的鼻子。

「喂，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乱捏啊！」律涛连忙往后退去，就怕她一个不小心会使力过度，把他的鼻子捏断。

没办法，他实在是被她揍怕了，想不提防都难。

「你真是不知好歹。」阮丹青气得直跺脚。

瞧他，那副怕她怕得要命的模样实在令人生气，她真有那么可怕吗？只是轻捏他的鼻子，又不是要揍他。

「我哪一点不知好歹来着？我实在是怕了妳，拜托妳高抬贵手行行好，让我离开行不行？」

「啊？你怎么又说这种话了？你不是跟我说好，不会再逃跑？」她睁大双眸瞪着他。

「是不打算逃跑，但我待在这里也没用，因为我压根不打算娶妳为妻啊。」他老实说出内心话。

「什……什么？」阮丹青气红了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竟然还敢说这种话，我告诉你，今生今世，我非你不嫁。」

「啊？」律涛闻言愣住。

她是怎么了，为什么硬是不肯死心，非要他不可呢？

他不得不承认，放眼看去，这里随便一个乞丐都比他强壮，为什么她就执意要他不可？真是莫名其妙啊！

「你们给我听着，非得好好训练他，把他磨练成配得上我的男人，否则你们以后也别想再跟我说话了。」阮丹青对六位师父说完后，立即转身离开。

没一会儿，众人都已散去，只剩下律涛与那六名男子仍待在原地。

「她哭了吗？」

「我想应该是的。」

「她不是从来不哭的？」

「这还用说，是这家伙把她惹哭的。」

「看来……咱们非得给他个教训不可。」

「欸，不是教训，是训练，这两者之间可是有很大的差异。」

听了这几句对话，律涛全身发毛，缓缓转过头看着他们六人，「嘿嘿……你们千万别误会，我跟她之间没有怎么样……」

「你曾吻过她的唇？」

「是……」

「你跟她有过肌肤之亲了？」

「有……」

「那你还敢说跟她之间没有怎么样？分明是撒谎，真以为咱们这么好骗？」

「这……」

「我看啊，你连当个男人的资格都没有，得学习重新做人。」

「啊……」

「你跟我们过来，让我们好好教导你一些事，让你成为一个能配得上丹青的男人。」

他们嘴上虽是说跟他们过来，但却是蛮横的将律涛架走，连让他开口拒绝的机会也没有。

律涛抬起头，无语问苍天。唉，他究竟是犯了什么错，会受到这种惩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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